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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族裔认同、地缘政治和库尔德问题等因素的复合驱动,近

十余年来土耳其与西亚土库曼人经历了相互“重新发现”和认同增强的

过程。 土耳其试图将土库曼人扶植为本国的地区代理人,服务于其周

边外交目标的实现。 在叙利亚,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干涉叙内政、打击

库尔德人和推行地区干涉政策的重要工具;在伊拉克,土耳其利用土库

曼人制衡库尔德地区的独立野心,保持土在伊北部的影响力。 然而,受

到叙伊国内局势、土库曼人族群特征、土与叙伊两国中央政府及库尔德

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影响,土耳其与两国土库曼人的互动方式及效果存

在明显差异。 叙利亚土库曼人的代理人色彩更浓厚,伊拉克土库曼人

的伙伴角色则较为模糊和尴尬。 土耳其与西亚土库曼人的密切互动乃

至捆绑进一步撕裂了土周边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加剧了其国内政治

与治理格局的碎片化和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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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身份认同与构建问题不仅影响国内政治进程,也深刻影响着地区国际

关系。 中东国家普遍存在大量少数族群,如何处理与少数族群的关系构成了影

响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因素之一。① 大多数中东国家的主体民族与非主体

民族之间关系较为紧张,存在不少跨界民族,非主体民族则往往处于附属地位,
遭到排挤和边缘化。② 因此,中东地区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政策的缺陷之一表现

为对少数族群缺乏包容性,局势动荡时期少数民族易基于民族身份被动员起来,
并为外部国家介入提供空间,族群身份认同往往呈现出高度的政治化特征。 同

时,中东少数族群大多面临身份认同的困境,在动荡地区局势中的政策选择不仅

攸关本族群的前途命运,也影响所在国形势和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特别是

与外部力量的联系进一步加剧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生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以及土耳其中部、黎巴嫩北部等地的土库曼人

(即“西亚土库曼人”或“中东土库曼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西亚土库曼人与

中亚土库曼人在族群、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长期处于隔绝和孤立发展的状态,
两者是经过明显分化的族群,既无直接联系,也无共同的族群认同。③ 一般认为,
西亚土库曼人是 10 世纪以后陆续迁入并生活在当地的突厥人后裔,他们先后为

马穆鲁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服务,历史上长期缺乏独特的民族身份。 当一战结

束,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这些世代居住在当地的土库曼人大多选择滞留当地,
成为所在国的少数民族。 因此,奥斯曼帝国崩溃和被划入其他国家是西亚土库

曼人族裔身份的现代起源。④ 由于官方统计数据长期匮乏,对于西亚土库曼人人

口规模的估计存在巨大差异,总体数量在 300 万至 700 万之间,其中伊拉克和叙

利亚土库曼人的数量最多,⑤土库曼人成为两国境内仅次于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

的第三大民族。 西亚土库曼人多数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也有部分土库曼人信

奉什叶派。 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以及所在国政府的压制与同化,西亚土库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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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库曼人人口规模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伊拉克土库曼人的规模最低估计在 80 万左右,
最高估计达 300 多万;叙利亚土库曼人最低估计为 20 万左右,最高估计为 300 多万。 一般认为,伊
拉克土库曼人多于叙利亚土库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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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保留了族裔身份认同,但多已改说阿拉伯语,并自认为是所在国公民。 21 世

纪以来,主要生活在叙伊两国的西亚土库曼人受到巨大冲击,经历了伊拉克战争

之后的持续动荡、叙利亚长期战乱以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肆虐,在复杂多变

的地区局势中急切寻找自身的角色定位。 西亚土库曼人被称为“奥斯曼帝国的

孤儿”和“双重少数民族”,现实中因其与所在国及土耳其的双重关系被认为是处

于“两个政治中心的边缘”。①

国内外学界对西亚土库曼人的研究主要从历史、民族与难民、地区国际关系

三个角度开展。 一是从历史角度对西亚土库曼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东国家

的民族问题和国家构建问题以及对库尔德人历史的研究成果之中,特别是对伊

拉克土库曼人历史的相关研究。② 二是从民族和难民角度对冷战后西亚国家土

库曼人政治与社会状况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伊拉克土库曼人的研究。③ 由于地区

国家形势动荡和安全环境恶化,作为弱势族群的土库曼人受到严重影响而流离

失所、沦为难民,叙利亚和伊拉克国内冲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肆虐,都使这一

群体深受伤害。 三是从地区国际关系角度对周边国家与土库曼人关系的研究,
聚焦土耳其与土库曼人的密切互动,认为受到土耳其支持的土库曼政治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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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团体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日益活跃。① 相对于前两方面的研究,从外交和国际

关系角度对土耳其与西亚土库曼人关系的学术研究成果较为有限,本文尝试探

讨二者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因,以及西亚土库曼人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在土耳其

周边外交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

一、 土耳其与西亚土库曼人的相互“再发现”

从奥斯曼帝国崩溃到 20 世纪末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世代居住在当地以及

与面向西方的现代土耳其缺乏联系,周边国家的土库曼人对土耳其的认同并不

高,反而更认可所在国的公民身份。 与此同时,土耳其似乎也遗忘了这些“奥斯

曼遗民”,正发党上台前的土耳其政府并不情愿卷入中东地区政治,偶尔的介入

基本上都是因为库尔德问题。② 正发党上台之后,土耳其的外交战略出现重大转

变,致力于追求中心国家地位和大国角色,周边地区在外交格局中的重要性显著

上升,其周边外交日益受到大国抱负这一新的国内因素的驱动。 “阿拉伯之春”
爆发后,在库尔德问题和大国抱负两大内部因素推动下,土耳其加快了“回归中

东” ③的步伐,周边外交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 强势介入叙利亚、利比亚、外高加

索等热点问题,显著提升了土耳其在周边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 土耳其的中东

外交是其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核是“新奥斯曼主义”,志在谋求地区大国

身份,其“泛伊斯兰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色彩凸显。④ 周边地缘政治形势的

剧烈变化为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提供了机会。 民族、宗教、“土耳其模

式”、经济援助和军事干涉等都成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重要工具。
随着土耳其“回归中东”步伐加快和地缘政治野心膨胀,加之周边国家陷入

动荡,土耳其与邻国的土库曼人之间经历了一段相互重新发现和认同增强的过

程。 土库曼人与土耳其人被认为拥有族裔同源关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土库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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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问题大多被认为是土耳其对两国的外交政策问题,是所在国“阿拉伯化”和“库

尔德化”运动的“受害者”和“挑战者”。① 土耳其人与土库曼人拥有天然的族源

关系,受族裔认同驱动,土耳其对叙伊两国土库曼人的信任、支持与重视度上升;
两国土库曼人对土耳其和突厥身份的认同感也不断增强,在动荡的地区局势中,
双方之间形成了新的身份纽带与利益捆绑。 有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受访伊拉

克土库曼人对土耳其有好感,认为土耳其人和土库曼人之间没有任何种族差异,
对土耳其表示认同并抱有高度期待。② 在此背景下,土耳其逐步将邻国的土库曼

人转化为推行周边外交政策的重要抓手。 土耳其大力支持伊叙两国的土库曼人

争取自身权益,提供军事援助,背后潜藏着自身的地区政策目标,土库曼人或许

并不是最重要的地区角色,但成为土耳其介入地区事务、扩大影响力的工具之

一。③ 总体来看,土耳其对土库曼人的认知主要受到族裔认同、地缘政治和库尔

德问题等三大因素的复合驱动。
第一,“新奥斯曼主义”政策背景下土耳其族裔认同的回归。 “新奥斯曼主

义”基于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强烈认同意识,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想象是土耳其

身份认同最关键的决定因素,并成为土耳其内外政治的主要背景。④ 受外交转型

与地缘政治野心驱使,正发党政府积极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政策,对奥斯曼帝国

历史上统治地区的关注和介入持续加大,特别是对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邻国。
“新奥斯曼主义”秉持“战略深度”“多维外交政策” “中心国家”三个原则理念,⑤

从地缘政治角度重新设定和拓展土耳其的国家空间、利益和外交目标,具体在外

交上表现为更积极进取甚至冒险主义。⑥ 土耳其自认为对周边地区拥有所谓“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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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责任”,基于“伊斯兰责任”和“奥斯曼帝国继承者”等“帝国怀旧”情势展开大

范围、高强度的外交和军事介入,彰显其争当地区领导者的大国抱负。① 在此背

景下,同宗同源的叙利亚土库曼人和伊拉克土库曼人受到土耳其的重新发现和

高度重视,契合了土耳其国内高涨的帝国情节与政策需求。 一方面,从历史角度

来看,土耳其对土库曼人的信任首先源于二者之间的历史与族裔纽带,作为奥斯

曼帝国继承者的土耳其对这些“奥斯曼遗民”充满感情和责任感,自认为是伊拉

克和叙利亚土库曼人的“保护者”,多次宣示不会对土库曼人的安全坐视不管。
因此,将伊拉克等周边国家土库曼人与土耳其人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是奥斯曼遗

产,而不是来自中亚的血缘关系。② 另一方面,从民族角度来看,族裔身份认同重

新定义了土库曼人的自我认知,影响了其与外部行为体的关系,“想象的共同体”
再次发挥出塑造民族认同的强大威力。 土库曼人被土耳其人视为是“边境之外

的土耳其人”,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团体一直将保护这些“外部的土耳其人”作为一

项政治议程。③ 土耳其将土库曼人生活的地方视为“外部家园”,通过经济援助、
教育支持和政治组织等方式加强对周边国家土库曼人的族裔认同塑造。 土耳其

前总统阿卜杜拉·居尔曾援引强大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及其对族裔同胞的深厚感

情表示:“叙利亚土库曼人是我们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是土耳其与我们

的叙利亚兄弟姐妹。” ④因此,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外界普遍认为土耳其介入

叙利亚的背后抱有复兴奥斯曼帝国的意图。
第二,土耳其日益增强的大国抱负和“回归中东”战略下的地缘政治追求。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奉行“回归中东”战略,放弃了之前的“零问题”周

边外交政策,⑤强势干预阿拉伯国家事务,积极推介“土耳其模式”,提升地区影响

力,与其他地区大国争夺中东地区领导权,借此谋求地缘政治利益与塑造大国地

位。 土耳其强势介入中东事务的目的是试图从地区格局变动中寻找机会,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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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利益塑造更为有利的地区和国际格局,追求自身的地缘安全和大国梦想,首
要目标便是寻求在周边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邻国土库曼人成为

土耳其获取干涉合法性的重要借口。 利用土库曼人介入叙利亚和伊拉克事务,
提高对两国事务的话语权是土耳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重要一环。 在叙利亚,
土耳其支持土库曼人推翻巴沙尔政权,谋求建立一个亲土的叙利亚新政权,借此

获得在叙利亚国家重建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虽然形势不断变化,土耳其一直

力保其在叙利亚的“势力范围”长期存在。① 在伊拉克,土耳其支持土库曼人组织

起来,争取更大权益的同时维护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安全与经济利益。 总之,土耳

其将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土库曼人视为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与助力,
借此成为周边地区“新秩序”的塑造者。

第三,库尔德问题不断凸显对土耳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库尔德问题一直

是土耳其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 长期以来,库尔德问题压缩了土耳其在外交政

策上的回旋余地,限制了其外交视野和目标选择,历史和当下事实都反映出库尔

德问题对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关系的重要影响。② 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深受外部

因素的影响,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无论是建立自治还是图谋分离,都
会对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造成很大影响。③ 在伊拉克,北部地区本就是库尔德工

人党的长期基地,而伊拉克库尔德人虽然是土耳其的合作伙伴,但也在内外形势

推动下不放弃独立梦想,这被视为对土耳其核心利益的威胁。 在叙利亚,库尔德

武装力量的崛起逐步外溢至土耳其境内,库尔德工人党乘机壮大势力,令土耳其

深感威胁,转而将阻止库尔德势力的崛起和寻求边境安全作为优先事项,周边外

交政策日益受到库尔德问题的驱动而趋于安全化。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土库曼人

与库尔德人生活同一地区,土库曼人的存在为土耳其打击库尔德人这一心腹之

患提供了重要借口和有利条件。 在积极介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国内局势的过程

中,叙伊两国的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打压库尔德人的重要帮手,二者在共同打击

或制衡库尔德人方面互有需求。 在伊拉克,土库曼人主张维护伊拉克的领土统

一,反对库尔德人独立,这符合土耳其的利益,特别是在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倾

向上升的时期,土耳其更加重视土库曼人的制衡作用。 在叙利亚,土库曼人更是

坚决反对库尔德人的独立主张,要求土耳其保护自身安全,积极呼应土耳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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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区”的倡议,直接配合土耳其出兵叙北的军事行动,成为土耳其打击库尔德

人势力的合作伙伴和重要帮手。
总体来看,地缘政治和库尔德问题为土耳其“重新发现”土库曼人提供了深

层次的政治与安全动因,也必然带来民族问题的政治化、安全化;族裔身份则成

为二者关系发展的“粘合剂”和“加速器”,身份政治的影响力同步凸显。 从政治

忠诚指向来看,土库曼人对土耳其有天然的亲近感,土耳其也成为他们在动荡地

区形势下的主要外部依靠,然而他们同时也希望保持自己的所在国公民身份。
在相互重新发现的过程中,土库曼人对突厥身份和土耳其的认同快速上升,逐步

将土耳其视为“精神上的祖国”,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对伊拉克或叙利亚的国家认

同。 他们在所在国境内被称为土库曼人,一旦跨越国界仍然被称为“伊拉克人”
或“叙利亚人”。 从政治愿景来看,土库曼人既希望获得所在国的制度化合法地

位以及相对于阿拉伯人的独立性或自治地位,但又反对库尔德人建立独立的自

治主体,担心自己被边缘化和受到更多压制。 土耳其与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土
库曼人等各方均有着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对土库曼人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同情

和支持,但二者关系也受到土耳其与其他族群关系的显著影响。 在地区形势持

续动荡和安全威胁加剧的背景下,土耳其希望将伊叙两国的土库曼人打造为“亲
土耳其势力”,甚至是本国“代理人”,塑造周边安全地带和地缘政治影响力。 叙

伊两国土库曼人也对土耳其抱有更高期待,在得到土耳其的积极回应之后对突

厥身份的认同趋向强烈,进而与土耳其的中东政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却
又因各自国内形势差异而与土耳其的互动关系表现出不同特征。

二、 叙利亚土库曼人: 土耳其的忠实代理人

叙利亚的土库曼人主要生活在该国北部的拉塔基亚、伊德利卜、阿勒颇和拉

卡等省份,在霍姆斯等中南部省份也有分布,总体上呈散居状态,并与库尔德人、
阿拉伯人交错混居。 历史上,叙利亚土库曼人作为少数族裔备受歧视与打压,叙
利亚政府不愿承认土库曼人的少数民族身份,大力推行同化政策,禁止相关语言

教育和出版物,多数土库曼人已转为讲阿拉伯语,民族文化身份模糊,更无法获

得重要的权力职位,长期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 与此同时,由于 20 世纪

后期土耳其与叙利亚政府关系长期不睦,土库曼人被叙政府视为土耳其潜在的

“第五纵队”而受到严密防范。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库曼人看到了维护其权利地位并最终获得

合法承认的历史性机会。 历史与现实因素促使叙利亚土库曼人寻求承认其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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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民族权利和地位,期待在改变叙利亚政局后能保障其文化和语言权利,因
此积极参与反政府斗争和叙利亚反对派运动,开始追求新的身份定位。① 与此

同时,土耳其的地缘政治野心急剧膨胀,开始深度介入叙利亚事务,保护和支

持同族同源的土库曼人权利与安全成为土耳其的干涉理由之一。 面对阿拉伯

世界的乱局,埃尔多安认为土耳其有神圣的义务对曾是奥斯曼帝国属地的叙利

亚发号施令,表现出“新奥斯曼主义”的帝国情怀。② 在土耳其支持下,土库曼

人组织起政党与武装力量,不仅对抗叙利亚政府军和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
也与库尔德武装直接作战,是土耳其对叙干预政策的拥护者和执行者,服务

于土耳其的地区政策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土耳其的忠实“ 打手” 和地区

代理人。
第一,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干涉叙利亚内政的重要借口与抓手。
国际战争会导致国家拥有更多利益或动机去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和动员敌对

国家的少数族群,以求削弱敌对国家。③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耳其致力于颠覆

巴沙尔政权,支持和扶植土库曼人成为重要手段。 与海湾国家不同,土耳其更为

依赖基于共同种族(特别是土库曼人)或意识形态招募的中间人来支持叙利亚反

对派。④ 在土耳其支持下,叙利亚土库曼人成立反对派政党和反政府武装,积极

参与反政府活动、与叙利亚政府军作战。 土耳其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支持为叙利

亚土库曼反对派团体提供了重要机会,这些团体期待在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

政府中获得更大权力。 叙利亚战争爆发后,境内和流亡中的土库曼人在土耳其

支持下成立了“叙利亚土库曼人联盟”,后分化形成了
 

“叙利亚民主土库曼运动”
(Syrian

 

Democratic
 

Turkmen
 

Movement)、“土库曼人议事会”(Turkmen
 

Shura)等

政治派别, 2012 年 12 月又合并成立 “ 叙利亚土库曼大会” ( Syrian
 

Turkmen
 

Assembly),总部就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还积极扶持叙利亚西北部土

库曼人群体成立各类政治团体,在控制区内开展土耳其语教育,推行“土耳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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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① 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 (Syrian
 

National
 

Council)
最初并不愿意承认土库曼人是叙利亚人,但在土耳其干预后将土库曼人纳入其

中,被西方国家认定为“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力量之一。 2019 年,“叙利亚土库

曼大会”才将其办公室从伊斯坦布尔迁至“叙利亚自由军”控制下的叙北边境地

区。 叙利亚土库曼反对派领导人声称,土耳其是土库曼人的文化“父国”,同时土

库曼人致力于建设一个多元化、领土完整的叙利亚。 虽然有近 40 万叙利亚土库

曼人流入土耳其,但土耳其政府并不愿让这些人入籍,更希望他们留在叙利亚,
成为接受土耳其保护、服务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的代理人。 现实中的叙利亚土

库曼人比阿拉伯人更难获得土耳其公民身份,因为土耳其希望这些人留在叙

利亚。②

在军事上,土耳其支持叙利亚土库曼人组建反政府武装,提供了大量的武器

与物质援助及军事训练,用以对叙利亚政府军作战。 2012 年,土耳其协助“叙利

亚土库曼大会”组建武装力量“叙利亚土库曼旅” (Syrian
 

Turkmen
 

Brigades),并
由土耳其特种部队军官负责培训,其成员数量一度超过 1 万人,也作为“叙利亚

自由军”(FSA)的一部分而存在。 该组织毫不掩饰与土耳其的密切关系,以土耳

其民族主义、“新奥斯曼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为意识形态,将土耳其、土耳其民

族主义组织“灰狼”(Grey
 

Wolves)以及逊尼派极端组织“支持阵线”等视为盟友,
以叙利亚政府军、“伊斯兰国”组织和库尔德人的“叙利亚民主军”为敌人。 “叙

利亚土库曼旅”下属武装团体众多,如“苏丹穆拉特旅” (Sultan
 

Murat
 

Brigade)、
“阿卜杜勒·哈米德汗旅” (Abdul

 

Hamid
 

Han
 

Brigade)、“苏丹穆罕默德征服者

旅”(Sultan
 

Muhammad
 

al-Fateh
 

Brigade)、“苏莱曼沙联盟” ( The
 

Suleyman
 

Shah
 

Union)等,③明显与奥斯曼帝国历史密切有关。 叙利亚土库曼武装活跃在拉塔基

亚的土库曼山(Jabal
 

al-Turkman)地区和阿勒颇市及其郊区,各方对这些地区的

争夺尤为激烈。 在俄罗斯介入叙利亚战争之后,土库曼武装多次攻击俄罗斯军

队,包括使用无人机袭击俄军基地和机场。 2015 年 11 月 24 日,俄罗斯一架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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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周边外交中西亚土库曼人的角色与影响

战斗机被土耳其 F-16 战机击落,飞行员跳伞后被当地的“土库曼旅”武装分子打

死,一架前去救援的俄军直升机也被击落,“土库曼旅”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宣扬此

事,事后遭到俄军报复性打击。 经过多次军事行动,叙利亚北部已成为土耳其影

响下的控制区,土库曼武装人员正部署在土耳其控制区内。
总体来看,叙利亚土库曼反对派武装在内战期间一直依靠土耳其提供支持

和保护,并配合土耳其的军事行动。 土库曼反对派武装团体数量相对较少且分

散,他们保护控制区安全的能力较为有限,依赖土耳其的支持。
第二,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打击叙利亚库尔德人的重要帮手。
作为同样遭受压制的少数族裔,叙利亚土库曼人与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与

政治愿景具有相似之处,但并未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走到一起,反而在土耳其的

影响下完全走向对立。 一方面,与阿拉伯人一样,叙利亚土库曼人从一开始就反

对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的自治与分离主张。 在靠近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

省和阿勒颇省到东北部的拉卡省等地居住的土库曼人,往往与库尔德人交错杂

居、难以完全分开,库尔德人的崛起及其建立自治区的前景使土库曼人充满担

忧。 虽然库尔德人对外宣称所建立的自治区将是多元化、多民族共存的,但土库

曼人认为,库尔德人试图在叙利亚境内建立一个自治的“西库尔德斯坦”,会威胁

土库曼人的生存,导致成千上万的土库曼人流离失所。 另一方面,库尔德人势力

日益壮大并对土耳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重大威胁,成为土耳其政府的心腹大

患。① 2014 年之后,打击库尔德人武装取代推翻巴沙尔政权成为土耳其在叙利亚

的首要目标。 土耳其转而采取旨在限制库尔德分离主义组织的战略,这种战略

方向的转变是国家安全威胁上升和国内政治变化的产物。② 从战略意图来看,
 

土耳其积极介入叙利亚危机主要是出于维持边界安全和打击库尔德人力量的考

虑。③ 在土耳其政策的影响下,叙利亚土库曼人与库尔德人的关系十分紧张并走

向对立与对抗。
在此背景下,土库曼反对派武装与库尔德“民主联盟党” (PYD)领导的库尔

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 (SDF)和“人民保卫军” (YPG)持续发生冲突。 土耳其

推动建立叙北“安全区”,力图使之成为遏制库尔德力量、维护自身安全并同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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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各方进行利益博弈和权力竞争的依托。① 2016 年以来,在土耳其发起的代号为

“幼发拉底河之盾”“橄榄枝”“和平之春”“春天之盾”等历次叙北军事行动中,库
尔德人是主要打击目标,土库曼武装都积极参与其中并被部署到土耳其占领和

建立的叙北“安全区”。 同时,土耳其支持和纵容“土库曼旅”等叙利亚反对派武

装进攻库尔德人地区,土库曼武装对库尔德人的攻击也较为凶悍和残忍,多次传

出肆意杀害库尔德人的消息。 例如,在 2019 年 10 月的土耳其“和平之春”军事

行动中,“苏丹穆拉德旅” 武装人员杀害了库尔德女性政治家赫夫林·哈拉夫

(Hevrin
 

Khalaf)以及一些平民。② 由此可见,土库曼武装成为土耳其打击库尔德

人的忠实支持者和“打手”。
第三,叙利亚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周边地区干涉行动的雇佣兵来源。
随着叙利亚战场形势的巨大变化,在叙利亚政府军的反攻之下,“叙利亚自

由军”特别是土库曼武装日益依赖土耳其的保护,发展成为土耳其控制下的一支

代理人武装,其不仅为土耳其在叙利亚的政策目标服务,也逐步服务于土耳其在

周边地区的其他干涉行动。 2020 年以来,来自叙利亚的雇佣兵成为土耳其干涉

利比亚内战、纳卡冲突的有力工具,并助其成功实现了地缘政治目标。 2020 年上

半年利比亚内战激化后,土耳其为支持利西部“民族团结政府”,陆续从叙利亚派

遣了数千名武装分子进入利比亚境内作战,帮助西部政府击败了哈夫塔尔领导

的东部“国民军”的进攻。 据称,这些来自叙利亚的雇佣兵多数为土库曼人,隶属

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土库曼旅”下的“苏丹穆拉德旅”和“苏丹穆罕默德征服者

旅”等团体,土耳其政府为这些武装人员直接提供报酬。③ 2020 年 10 月,阿塞拜

疆与亚美尼亚爆发新一轮纳卡冲突后,又有来自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数千名雇

佣兵被土耳其部署到纳卡地区,助力土耳其支持的阿塞拜疆夺回纳卡大部分地

区。 因此,来自叙利亚的雇佣军和自身的武装无人机一起成为土耳其干涉周边

地区热点冲突的利器,土库曼人在土耳其周边外交中的作用已外溢至地区其他

国家。 这既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也凸显了土耳其与叙利亚土库曼

人之间非对称的代理人关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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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伊拉克土库曼人: 土耳其勉为其难的“伙伴”

伊拉克土库曼人主要居住在北部地区的摩苏尔、基尔库克、埃尔比勒等城市

及其周边的城镇和农村,约 60%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其余是什叶派或其他教

派。① 历史上,土库曼人紧邻库尔德人聚居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一向比较

紧张。 现代伊拉克建国之后,土库曼人又受到占主体地位的阿拉伯人的压制,两
个族群之间也缺乏信任。 在伊拉克两大民族(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以及三

大族群(什叶派阿拉伯人、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博弈争夺中,土库

曼人作为更为弱势的少数民族,经常受到波及甚至沦为牺牲品。 1991 年海湾战

争前后,伊拉克政府镇压库尔德人起义时,土库曼人也连带遭受重创。 在此前后

土库曼人开始组建自己的政党组织,在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 2003 年伊

拉克战争爆发后,土库曼人的政治地位得到很大改善,获得了组建政党、在国会

和地方议会中享有议席、接受民族语言教育等权利,族群的合法地位得到法律保

障。 然而,受到伊拉克战后美国持续的军事行动、逊尼派叛乱活动和三大族群间

冲突的严重冲击,土库曼人的安全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土库曼人与库尔德人

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同时受到什叶派阿拉伯人控制的中央政府的打压,三方就

基尔库克等争议地区的地位存在矛盾。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兴起后,土库曼人

社群更是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当什叶派土库曼人成为“伊斯兰国”的攻击目标

后,数十万土库曼人流离失所。 “伊斯兰国”组织式微之后,库尔德地区政府和伊

拉克中央政府围绕基尔库克等地展开了激烈争夺,土库曼人的诉求继续遭到

忽视。
总体来看,伊拉克土库曼人是一个人口较少、政治影响力较小的族群,缺乏

足够的权力和凝聚力,内部存在教派差异和政治分裂。 土库曼人在伊拉克国内

处于较为边缘化的地位,内部分裂进一步加剧了其面对其他强势族群的脆弱性。
土库曼人认为自己被其他群体排斥、忽视和边缘化,强调其在当地的长期生活历

史并主张像其他民族一样享有平等权利。② 在此背景下,很多伊拉克土库曼人期

待来自土耳其的支持。 对于土耳其来说,伊拉克土库曼人有利于打击库尔德工

人党和制衡库尔德人的独立野心,也有助于其在伊拉克北部扩大政治影响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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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石油等现实利益。 然而,由于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伊拉克中央

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土库曼人群体的内部分裂,土耳其与土库曼人之间难

以形成明确的代理人关系,其在土耳其周边外交中的角色呈现为模糊而尴尬的

伙伴形象。
第一,土耳其利用土库曼人保持对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地缘影响力。
从历史角度看,一战后失去摩苏尔省令土耳其人耿耿于怀,国内部分民族主

义者至今对此念念不忘,伊拉克摩苏尔及周边地区的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保持

地缘影响力的重要现实基础之一。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是伊拉克土库曼人政治

运动最重要的外部支持力量,并一直使用土库曼这张牌作为与伊拉克中央政府

和库尔德地区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工具。① 在土耳其支持下,1995 年土库曼人政

治组织联合成立了“伊拉克土库曼阵线” ( Iraqi
 

Turcoman
 

Front,
 

ITF),成为伊拉

克土库曼人的主要政治代表,土耳其还支持召开 1997 年首届伊拉克土库曼民族

大会以及后续历届会议。 土耳其积极帮助“伊拉克土库曼阵线”扩大影响力,制
衡在北部地区势力扩张的库尔德人,该组织也一直寻求土耳其的更大支持。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土耳其对土库曼人的支持逐步扩大。 土耳其在伊拉克北

部保持军事存在,事实上成为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的保护人,成为影响伊

拉克局势的关键组成部分。② 伊拉克土库曼人声称,包括基尔库克、塔尔阿法尔、
埃尔比勒、曼达利、摩苏尔和图兹库尔马图等伊拉克北部地区是“土库曼人的家

园”,这明显有所夸大,并与库尔德人的要求相冲突。 土耳其政府反对伊拉克库

尔德地区独立以及吞并基尔库克的主张,并要求保障土库曼人的利益,基尔库克

成为两个族裔争夺的焦点。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兴起后,土耳其军方有计划地

在伊拉克北部训练土库曼武装人员,高峰时期约有 4,000 名土库曼武装人员参与

对“伊斯兰国”作战,并仿照叙利亚模式在伊拉克组建“土库曼旅”。 土耳其也推

动伊拉克土库曼人与逊尼派阿拉伯人开展合作,成为二者事实上的“保护人”。
土耳其投资者和宗教组织还通过族裔纽带支持伊拉克土库曼人的教育发展,以
保护其族裔身份和巩固在当地的存在。③ 因此,外界认为“伊拉克土库曼阵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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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土耳其的操纵,是土耳其干预伊拉克的工具。①

然而,伊拉克土库曼人和“伊拉克土库曼阵线”在历次选举中得票率较为有

限,无法决定地方格局,更难以影响全国局势。 伊拉克土库曼人内部的多重分裂

又极大分散和弱化了土库曼政治运动的力量,其有限的武装力量更无法与库尔

德人相提并论。 逊尼派与什叶派土库曼人之间的不信任不断加剧,什叶派怀疑

逊尼派与土耳其结盟,而逊尼派认为什叶派是伊朗利益的延伸。② 经过“伊斯兰

国”的肆虐,什叶派土库曼人对土耳其呈现出更深的不信任甚至是敌意,加剧了

双方关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 虽然“伊拉克土库曼阵线”一直试图联合所有土库

曼人,但“土库曼民族运动”等组织独立参加选举,而相当一部分什叶派土库曼人

更愿意加入“土库曼伊斯兰联盟” (Turkmen
 

Islamic
 

Union)或由大阿亚图拉西斯

塔尼领导的“伊拉克团结联盟” (United
 

Iraqi
 

Alliance)。 土耳其不得不将很大精

力放在调解土库曼人内部的宗派与政治矛盾上,加之库尔德自治政府是土耳其

在伊拉克北部更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导致土耳其对伊拉克土库曼人的支持有限

且不稳定。
第二,土耳其利用土库曼人制衡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
伊拉克北部山区长期是库尔德工人党的总部和训练营所在地,这是土耳其

在伊拉克的首要安全关切。 20 年来土耳其经常对库尔德工人党开展跨境打击行

动,除传统的库尔德工人党躲藏地甘迪勒山区,“阿拉伯之春”以来库尔德人在辛

贾尔地区建立的据点和附属组织“辛贾尔保护组织”(YBS)也逐步成为土耳其的

打击目标。 伊拉克战争后,土耳其对库尔德人高度自治带来的安全担忧加剧,为
制衡库尔德人,土耳其将土库曼人确定为关键的战略关注和扶植对象。③ 2017 年

库尔德地区一意孤行举行独立公投,土耳其对其开展制裁,并联合伊拉克和伊朗

政府进行了打压。 对土耳其来说,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独立建国的想法和将

基尔库克纳入库尔德自治区(KRG)的企图都是不可触碰的红线。④

伊拉克土库曼人一直担心被排除在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主导的领土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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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外,并希望在他们占多数的地区进行某种形式的自治安排。 土库曼人认为

自己才是基尔库克以及周边地区唯一的原住民,不接受库尔德人对基尔库克等

地的管治要求。 土库曼人希望改变不利状况并保护自身权益,为此愿意接受土

耳其的援助,支持土耳其在叙伊两国北部设立“安全区”,这为土耳其介入提供了

机会。 土耳其多次警告库尔德人不得改变基尔库克的人口结构,就是希望通过

干预基尔库克问题牵制伊拉克的库尔德民族主义。① “伊拉克土库曼阵线”主席

兼基尔库克议员埃尔萨德·萨利希曾表示,由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缺乏安全和持

续发生冲突,土库曼人不断遭受生命财产损失;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地区应被宣

布为“安全区”,基尔库克不是“库尔德斯坦”的一部分,摩苏尔、塔尔阿法尔也是

土库曼人居住的重要城市,它们的未来必须由土库曼人决定。② 2017 年打败“伊

斯兰国”之后,伊拉克各方对基尔库克的争夺一度导致出现新的战争风险,这是

土耳其所不愿意看到的。③ 2017 年库尔德自治政府将基尔库克纳入独立公投范

围,遭到当地土库曼人和阿拉伯人的联合抵制,土耳其对库尔德人进行了警告。
埃尔多安重申了土耳其长期以来的立场———基尔库克在历史上是一个土库曼城

市,指责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是“占领行为”,并称这将付出代价。④ 土耳其在基尔

库克训练并武装的土库曼民兵部队,在投票举行前与库尔德人发生了冲突。 这

表明土耳其不愿意看到伊拉克分裂,并利用土库曼人抵制公投,不允许完全由库

尔德人控制基尔库克。⑤ 2019 年以来,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先后开展代号为“鹰

爪”“虎爪”“闪电爪”“霹雳爪”和“爪锁”的系列军事行动,扩大了在当地的军事

存在和影响力,在遏制库尔德人这一关系到自身核心安全利益的问题上与土库

曼人的利益一致,合作更为密切。
第三,土耳其利用伊拉克土库曼人协助控制和获取石油资源等现实利益,但

利益关联较为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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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土耳其与伊拉克就签署了建造一条输油管道的协议,
将基尔库克的石油经土耳其东南部输送至地中海港口杰伊汉,这使得土耳其从

中获利颇丰。 数十年来,伊拉克内部各派对北部石油资源的争夺此起彼伏,伊拉

克政府为控制石油产地还曾有计划地将当地的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驱逐出去,
加之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库尔德人之间的持续冲突,这均让土库曼人深受波及。
对于土耳其来说,支持土库曼人维护自身权益有助于其保留在伊拉克北部石油

产地的话语权,维护在伊拉克的经济利益。 伊拉克北部丰富的油气资源对严重

缺油少气的土耳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土耳其一直是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最重要

的贸易方,改善与库尔德地区政府的关系对土耳其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经济和

安全价值。① 而影响土耳其稳定获取伊拉克石油资源的主要因素是库尔德人,土
耳其与库尔德地区政府的关系总体上保持积极和稳定,石油资源开发以及反对

库工党威胁的共同利益是双方关系的主要纽带。 基于共同战略和商业利益的能

源关系将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联系在一起,并有可能将其在该地区的其他敌人

聚集在一起。② 因此,土耳其曾多次要求土库曼人与库尔德自治政府保持合作,
甚至迫使其容忍库尔德人的势力扩张,导致土库曼人陷入尴尬境地。 实力差距、
能源和经济利益的错位决定了土耳其对土库曼人支持力度有限且起伏波动,这
引起土库曼人的不满,甚至影响到双方的合作关系。 自 2017 年伊拉克政府收复

摩苏尔以来,土耳其筹划建立绕开库尔德地区政府的土伊新口岸,以畅通与土库

曼人及逊尼派阿拉伯人之间的联系通道。③ 这将有助于土耳其减少对库尔德自

治区的经济通道依赖,扩大其在伊拉克北部的政策选择,但依然无法改变土耳其

与当地土库曼人利益关联脆弱的现实。

四、 结论

安全诉求和地缘政治抱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力。④ 正发党上

台后特别是“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的周边外交政策主要受到库尔德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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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抱负两大国内因素的驱动。 库尔德问题是土耳其在周边地区的核心安全关

切,主要表现为对库工党及其附属组织的打击;大国抱负包括成为全球中心大国

和在周边地区的领导地位,主要表现为地缘政治抱负。 这在土耳其对东南部两

个邻国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外交政策上表现明显。 在此背景下,土耳其与西亚土

库曼人的族裔关系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在相互重新发现和认同增强的过程中,
西亚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推进周边外交的重要伙伴与有效工具。 在库尔德问题

和大国抱负这两大基本驱动因素的基础上,土耳其与周边国家土库曼人的历史

与族裔联系更加凸显,成为推动双方关系深化发展的“粘合剂”和“加速器”,共同

影响着土耳其的周边外交。 由于土库曼人和土耳其人的亲缘关系,土库曼人成

为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议题。① 身份认同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一个更

为独立的因素,土库曼人既是土耳其周边外交的工具,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政策目

标的一部分,这为“新奥斯曼主义”注入了更大发展动力,身份认同政治化的外溢

效应更加凸显。
土耳其与西亚土库曼人的关系也提供了一个观察主权国家与邻国少数族群

关系的绝佳案例。 由于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伊拉克和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失败,
库尔德人、土库曼人作为少数族裔拒绝被同化和边缘化,这种“外围民族主义” ②

趋向强烈。 在族裔认同、地缘政治和库尔德问题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土耳其

支持土库曼人保障自身权利和扩大影响力,并通过积极拉拢与援助试图将之培

养为自身的代理人,服务于其野心勃勃的周边外交目标。 然而,受到叙伊两国国

内形势、土库曼人特点和土耳其与两国政府及相关行为体关系差异的影响,土耳

其在叙伊两国的政策目标和介入程度不同,与两国土库曼人的互动方式及其政

策效果也存在差异。 土耳其对叙利亚国内局势的介入程度更深,对叙政策目标

更为宽泛,因此对叙利亚土库曼人的支持力度更大,叙土库曼人也主要依靠土耳

其的直接支持和保护而生存,为土耳其的地区干涉政策冲锋陷阵,代理人色彩更

为显著。 相对而言,土耳其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较为有限,并受到与伊拉克中央

政府、库尔德自治政府之间复杂关系的制约,因此对伊拉克土库曼人的支持表现

出有限性与不稳定性特征。 而且伊拉克土库曼人已获得了国内合法地位,内部

派系复杂,安全威胁与政治诉求不同,保持了更大的独立性,土耳其对其定位并

不清晰。 伊拉克土库曼人内部对于土耳其的态度存在明显争论和日益扩大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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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部分土库曼团体明确拒绝扮演土耳其的代理人。
从影响来看,土耳其与周边土库曼人的认同增强和利益捆绑,进一步撕裂了

周边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不利于民族和解与国家重建,加剧了地区国家政治与

治理格局的碎片化和脆弱性。 西亚土库曼人在土耳其周边外交中虽然发挥出一

定作用,但受制于诸多因素,对于土耳其周边外交来说效应有限并呈现递减

趋势。
首先,各国土库曼人内部形势、力量强弱和组织程度不同,对土耳其的认同

度也不相同,配合土耳其外交的意愿与能力存在差异。 无论是叙利亚还是伊拉

克的土库曼人,从现实来看都不是国内局势的决定性力量,均难以成为土耳其周

边外交的重要支柱。 叙利亚土库曼人更依赖土耳其的支持和保护,虽较为团结

并组建了武装力量,但在各方势力介入和叙利亚政府军强势复苏背景下自保都

困难。 伊拉克土库曼人内部力量分散,教派与政治分裂明显,缺乏有力的武装力

量,无法对土耳其形成一致而直接的支持。
其次,周边国家内部各方势力和族群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土耳其也与其他族

群及有关势力保持着多元联系和互动关系,如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拥有较

为稳定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关系。 因此,土耳其与周边国家土库曼人之间的利益

诉求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甚至存在严重矛盾。
最后,周边国家形势受到外部大国和国际体系格局的结构性影响,世界大国

和地区大国等多方力量纷纷参与其中,事实证明叙利亚局势和伊拉克局势均超

出了土耳其一国所能掌控的范围。 美、欧、俄等外部大国并不支持土耳其在叙伊

北部的强势作为,甚至还存在重大矛盾,这导致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目标往往难以

实现,土耳其政府对土库曼人诉求的回应与支持也随着形势发展而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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